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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不争”？

贵州地处云贵高原，地势崎岖，
是岩溶化高原山地，且地形被河流
切割得极为破碎。明代旅行家徐霞
客在《黔游日记》中写道：“山势如犬
牙交错，马不能行，人须攀藤附葛。”

在冷兵器时代，军队的机动性
和后勤能力均受地形影响，贵州这
种“地无三里平”的地形（喀斯特地
貌），蜿蜒曲折的山脉、深谷、河流，
都使得大规模军队行军难，补给更
难。

三国时期诸葛亮南征，主力从
四川入云南，却避开贵州腹地，只因

“牂牁道险，粮运不继”。《平播全书》
记载，明代平定播州之役时，24万明
军翻越娄山关，粮草全靠民夫肩挑
背扛。

再来说说“天无三日晴”。贵州
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气候多变，
多阴雨天气。古代贵州森林密布，
加之湿热多雨，导致瘴气（疟疾、霍
乱等传染病）横行。民国《贵州通
志》记载：“黔处万山叢谷中，地穷而
气，……大抵黔地气候不齐，一日之
间，乍寒乍暖，百里之内，此燠彼凉，
稍一不慎，易生疾疹。”

外来军队难以适应这种“谜一
样”的气候，而且疫病肆虐也会严重
影响军队的战斗力。唐代时，安南
（今越南北部）一带的战事就屡因气
候和疾病导致唐军折损惨重，这种
情况同样适用于贵州。在明朝平定
西南的过程中，驻扎贵州的明军常
因水土不服和疫病困扰而进展缓
慢。林则徐途经贵州时，也曾哀叹：

“士卒病亡者十之三四，非战之罪，
实天亡之。”

众所周知，古代战争的核心目
标是控制人口密集、资源丰富的经
济中心。当时贵州经济较为落后，
加之气候地形的限制，农业生产有
限，粮食供应困难，难以支撑大规模
军队长期作战。直到明代，贵州仍

是“刀耕火种，不通牛耕”，中原王朝
即便占据此地，也需从湖广运粮供
养驻军，成本极高。由于贵州地瘠
民贫，从洪武时期开始，朝廷便常常
予以蠲免。

明永乐十一年（1413）贵州建
省后，财赋实力在全国各省中排名
最末，由于财政窘迫，财赋所出不
能自给，全仰邻省协济。据巡抚何
赵鸣《严催协济疏》：“贵州开省，原
设贵州、黄平等二十卫所，额设屯
粮仅共九万二千有奇，一岁所入，
不足以供官军半岁之用。”巡抚江
东之《责成川湖协济疏》也云：“贵

州汉少夷多，不得不镇以兵威之
重；田少山多，不得不望于邻省之
济。”也就是说，当时占据贵州就是
一门赔钱买卖，所以这地儿也不是
非得争。相比之下，中原和江南地
区土地肥沃，经济发达，成为各大
势力争夺的核心。

此外，贵州自古是多民族聚居
地。历代王朝在贵州的治理大多依
靠土司制度，即由当地民族首领世
袭统治，向朝廷进贡并接受册封，以
换取自治权。这种模式有效降低了
中原王朝的治理成本。贵州的民族
聚居特性，也使其成为地方势力与

中央政权博弈的焦点。在这种情况
下，确实也不是非争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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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争”到“必守”

但这并不意味着贵州毫无军
事价值。贵州的地形气候利用好
了也可以成为一道很好的防御屏
障。南宋末年文天祥在南方抗击
元军时，曾考虑利用西南山地作为
抵抗蒙古铁骑的屏障；明朝平定西
南时，贵州的山地同样成为防守与
游击战的有利地形。因此，贵州虽
难以成为大规模进攻的前线，但在
防御战中却不失为一块天然的军
事要塞。贵州虽很少被“争”，但始
终被“守”。此外，贵州的地理位置
决 定 了 其 在 古 代 战 争 中 的 特 殊
性。它既不是边陲防线，又不属中
原腹地，但作为云贵高原的一部
分，贵州称得上是西南地区的锁
钥，不仅连接中原与西南边陲，更
是通向滇缅的重要通道。

所谓“得贵州者控云南”，中原
王朝对贵州的态度，始终与云南绑
定。元代为控制云南，曾在贵州设
立“八番顺元宣慰司”，驻扎军队，还
修筑了多条驿道。明代朱元璋派傅
友德征伐云南，30 万大军渡过贵
州，留下“调北填南”的移民军团。
贵州从此成为“滇之喉舌”，被纳入
卫所体系，朝廷通过在贵州设立都
指挥使司，修建湘黔、滇黔驿道和军
事驻防点，使贵州成为控制西南的
支点。

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对
贵州军事战略地位有更精准地阐
述，其云：“尝考贵州之地，虽偏隅逼
窄，然驿道所经，自平溪、清浪而西，
回环于西北凡千六百余里。贵阳犹
人之有胸腹也，东西诸府卫，犹人之
两臂然。守偏桥、铜鼓，以当沅、靖
之冲，则沅、靖未敢争也；普安、乌
撒，则临滇、粤之冲，则滇、粤不能难
也；扼平越、永宁，以扼川、蜀之师，
则川、蜀未敢争也，所谓以守则故
也。”

在古代中国，经营中原之关键

在关中，经营江南之关键在荆益，而
经营西南之关键则在贵州。在经营
西南边疆的军事行动中，贵州是“冲
要之地”，具有战略通道的地位，占
据贵州，就等于控制了西南。看来，
贵州还是挺重要的。贵州虽非中原
王朝的“必争之地”，却是本地土司
的生死战场。

统治播州700余年的杨氏土司，
曾建起亚洲最坚固的山地城堡——
海龙屯。2015年海龙屯遗址申遗成
功，考古学家发现其城墙厚达6米，
箭垛、瓮城、暗道一应俱全，堪称“山
地军事建筑奇迹”。掌控黔西北的
水西土司，巅峰时期拥兵可达十万，

《明史》称其为“雄长诸蛮”。
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 年），播

州土司杨应龙反明，万历皇帝调集
24 万大军，耗银 200 万两，血战 114
天攻破海龙屯。此战被视为“万历
三大征”之一，凸显了贵州地区的军
事重要性。杨应龙凭借山险，“一夫
当关，万夫莫开”，倒逼明军发明“云
梯车”“火龙炮”等特种装备，属实是
促进科技发展。战后贵州设遵义、
平越二府，但《明神宗实录》称：“平
播之费，十年赋税不能偿。”

明朝“改土归流”政策实施后，
贵州逐渐被纳入全国治理体系，明
清之际，贵州成为平定西南叛乱的
重要战场。清朝康熙年间“三藩之
乱”时，吴三桂势力盘踞西南，贵州
成为南明流亡政权的最后据点之
一，也说明了贵州具有重要的军事
价值。到明代以后，贵州的丰富矿
产资源逐渐得到开发，成为朝廷的
重要铜矿、汞矿等供应地。除此之
外，贵州的特产如茶叶、药材、木材
等在古代也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
在明清时期成为军需物资的一部
分，贵州也逐步融入全国的经济体
系。

3
从“边缘”到“枢纽”

从历史长河来看，贵州的战略
地位经历了从边缘到枢纽的演变。

在春秋战国时期，贵州远离中

原战乱，的确并非兵家必争之地。
但到了明清时期，随着中央政权对
西南边疆的重视、改土归流的推进，
贵州成为西南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贵州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愈发
凸显出来。

到了近现代，贵州的战略地位
更是显著提升。贵州的地理环境使
其成为红军长征中的重要节点。
1935 年，红军在贵州境内进行战略
转移，利用地形四次突破围剿。遵
义会议会址的选址，正是看中贵州

“易守难攻”的特性。遵义会议的召
开不仅改变了红军的命运，指明了
中国共产党在长征中的方向，也使
贵州成为中国革命历史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了浓
墨重彩的一笔。

抗日战争时期，贵州成为抗战
大后方的重要战略支撑点，贵阳、遵
义等地均成为军事要地。贵州的

“险山恶水”变成天然屏障，保护了
内迁的工厂、学校。1944 年日军发
动黔南事变，因山高路绝，机械化部
队机动困难，最终止步独山。

抗战时期的黔桂铁路更是发
挥重要的运输和保障职能。贵州
的溶洞改造为战备仓库——20 世
纪 60 年代建设的“083 军工基地”，
至今仍在发挥作用。2016 年，世界
最大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户贵州平
塘，恰因FAST 需要直径500米的巨
型“锅形”结构，而贵州喀斯特地貌
区天然形成的洼地（如大窝凼等）
形状与望远镜所需的凹坑高度契
合，能够大幅减少人工开挖量。贵
州人口密度低，群山环抱，能有效
隔绝电磁波影响——当年阻挡军
队的天险，如今守护着人们探索宇
宙的梦想。

由此可见，贵州在一些历史时
期确实不是兵家争夺的焦点，但其
军事地位却不容忽视。贵州虽非传
统军事核心地带，却因其特殊的地
理与历史条件，在各个时期承担了
重要的战略作用。

如今我们站在海龙屯废墟上，
可以看到当年杨应龙刻在石壁上的
楹联：“养马城中，百万雄兵擎日月；
海龙屯上，半朝天子镇乾坤。”印证
了贵州绝非无足轻重——它只是在
等待属于它的时代。

（转自《国家人文历史》）

贵州在古代真的是兵家不争之地吗？

贵州位于我国西南部，山地和丘陵占据全省面积的90％以上，是我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这片遍布喀斯特峰林、溶洞和峡谷
的土地，在古代文人笔下是“瘴疠之乡”，在中原王朝眼中更是“化外之地”。俗语称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也有很
多人戏称，贵州这地方在古代是妥妥的“兵家不争之地”。

但若翻开史书细看，我们不禁要打个问号，贵州的军事价值真就只配得到一句“不争之地"的评价吗?

□ 西洲

徐霞客游历过的万峰林。（资料图片）

安顺天龙屯堡。（资料图片）


